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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哲人说过 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。
察物观世 ，我们靠一双眼睛感知世

界。
我们来到这个 世界 ，一睁开眼睛 ，

就看 见 了 灿烂 的朝 霞 和渐次沉没的 夕
阳，看见如铁铅般厚重的黑云和纤尘不
染的雨后的天空 ，看 见气象 万 千的群山
和千姿百态的江河 ，看见拱破泥土的嫩
芽和成熟枯萎的禾杆儿 ；看 见铺天盖地
的大 字报红 海 洋 以及 “黑帮 ”被游街示
众时垂死的脸 ，看见林彪在天安门 上挥
舞小红 书时八字 眉 下鬼 火一样游移不
定的眼神和烧焦在沙漠里的尸体残骸 ；
由眼睛所摄人的 自 然景观和社会生 活
的历史细节的镜头 ，便成为我们再认识
自然 再把 握 生 活 的 一 种 参 照 ，一 种 财
富。

博览广识 ，我们凭 一 双眼睛探索世
界。

书是 人 类进步的阶梯 。知 识就是
力量 。读书 以获取知识 ，是通过眼睛来
充实 心 灵 的 。我们的 祖先和别 个 民族
的祖先都留 下了 璀灿 的 知识宝藏 。我
们从一二三天地人识字开始 ，随之就开
始了 对 自 己 的 祖先和别 个民族 的祖先
所创造的知识的掠夺性继承 ，随之就开
始了 自 己 对生 活 、社 会和 人生 的探索 ，
随之 就 开 始 了 自 己 的 艺 术 风 景 的 创
造。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，因为祖先的创
造目 的是无私的 ，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
上所进行的接 力 式的攀 登也 是属 于社
会的 。

从这 个意义 上来讲 ，科学的合理的
社会 总是努 力 开 辟他的子孙感 知 世界

认识世界的视野 ，把人类创造的古典文
明和现代文明尽快地汲取过来 ，开启 年
青一代的智慧之门 ，再进行新的创造和
发明 。然而 ，不幸的是我们历史 上和现
实中所发生过的愚蠢透顶的 自 我封闭 ，
无异于关闭了这个民族的眼睛 一一

当我们把大字报贴满城 乡 的所有
墙壁 ，当 我们的 工人农民拿着竹皮热水
瓶和摞满补钉的 胶质雨鞋忆苦思甜声
泪俱下呼喊万 岁 的时光 ，世界又开始了
一场科技革命 ；当 我们满怀献身的激情
高呼解放人类的 口 号的时 候 ，其实最需
要解放的正是我们 自 己 ；我们的愚蠢和
我们的滑稽 ，正在于我们的眼睛被蒙住
了。

邓小平毅然撕 去 了 蒙蔽我们这个
民族眼睛的丑陋黑布 。

我们 看 到 了 一 个 五 彩 缤 纷 的 世
界。

我们重新获得阅 读 人类最新 发 明
最新 创造的知识的权利 ，包括阅览万紫
千红的 世界艺术风景 。

我也和许 多 当 代中 国 人一样 ，有幸
走出 国 门 ，看到了 别个民族的生存形态
和生活形式 ，便有了眼界的开阔 ，便有了
范防愚蠢和滑稽再发生的参照系 。西方
的月 亮和中 国的 月 亮一样圆 ，但要更明亮
一些 ，因为那边的环境保护比我们做得
好，空气中的烟灰粉尘更少些 。

敞开眼睛 ，面对 世界 ；敞开眼睛 ，阅
读世界 ；更新知识 ，打破心理桎梏 ，重构
一个活泼而又富于创造活力的心灵 。

（ 《走 出 的 鹿 原一陈 忠 实域外 见 闻 》
散文 集 自 序 ）

黄卫平 ，男 ，1954年生 ，老三届最末一级学生 ，
上山 下 乡 4年多 ，后招工到铜川 煤矿为井下掘进工，2
年后 被选调铜 川 矿务 局 矿史 编写 组 现 为 《铜 川 日
报》副 总编辑。1981年至今有100多 万字 作 品 问 世 ，
出版有 中 短篇小说集 《魔幻巷道》、长篇小说 《大顺
花魂》，与 人 合 著 出 版 有 《黄 土 风 情 录》、《矿 工
恨》等 。

从大 地 深 层 索 取 光 晶
— —工人作家黄卫平掠影

文/渭 水

当鲜 亮 的 阳 光 照 在 西 中 国 一 座 煤 城 的 腹
地，照 在 黄 卫 平 那 张 清 瘦 白 皙 、充 满 书 生 气
的脸 庞 时 ，你 很 难 相 信 ，站 在 面 前 这 位 身 体
单薄 的 江 南 才 子 曾 经 是 一 位 矿 区 煤 井 的 掘 进
工。

卫平 出 生于鱼虾满塘的 江苏海 门 ，江南秀
色从小赋予 他 如诗如画的 灵气。1968年 ，那场
史无 前例 的 知 识青年 上 山 下 乡 运动 ，改变了 他
人生 的 命运 ，一位年龄 尚 不 足15岁 的少年 ，在
偏僻落 后 的 乡 间 ，与 当 地村民一道重复 着 “日
出而 作 ，日 落而息 ”的 单 调 困 苦的原始劳动 ，
承受 着 与 共和 国 相 同 的 沉重命运 。将近五 个年
头，严酷 的现实 ，使得这位处于生 活最底 层的 流
落者走向 深 沉 与早熟 ，开 始了 人生 的 思 考……

后来 招 工 ，卫平来到陕 西北部干旱贫瘠 的
黄土高 原 ，走进 大地深 层 ，成为 一名 索取光 晶
的普 罗 米 修士 。井 下 世界艰辛 、孤寂 与远离世
人、超 乎 寻常 的 生命体验 ，给这位江 南 后生注
人了 乌 金一般坚实 、闪 光 、发亮的信念。“世
界是 离 不 开 光 和 热 的 ，人 类 也 离 不 开 光 和
热。”卫平 正 是这样 ，凭着 火热 的 激情 ，手持
钻机 ，一米米走向 地心……

矿工 们 坚 毅 、豪 迈 、大 气 、质 朴 的 性 格
感染 和 影 响 着 他 。一 次 井 下 事 故 ，卫 平 亲 身
经历 了 惊 心 动 魄 的 一 幕 ，他 九 死 一 生 ，侥 幸
活了 下 来 ；而 身 边 两 位 工 友 却 永 远 沉 睡 于 深
深的 煤 层 之 中 。刻 骨 铭 心 的 遭 遇 ，使 卫 平 成
为一 名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矿 工 。他 从 此 变 得 粗 犷
而爽 快 ，每 逢 高 兴 或 苦 闷 之 时 ，便 端 起 大
碗，任 60度 的 白 干 在 胸 中 燃烧……卫 平 说 ：

“ 那 时 ，我 只 想 为 那 些 ‘煤 黑 子’、　‘窑 哥
们’实 录 一 点 笔 墨 ，让 世 人 知 道 还 有 这 么 一

群人。”
1981年 9月 ，卫平的处女作短篇小说 《一0

三号矿灯 》在 《延河 》发表了 。
从此 ，他开 始了 文学创作的冲刺 。正如王

世雄先 生所言：“卫平把根深深扎在煤海 ，依
然穿行 于魔幻巷道 ，与煤矿结下 了 不解之缘 ，
与矿 工 生死与共……”

屈指算来 ，卫平 已在文学的路子上走过了
1 6个年头 。其创作势头有增无减 ，他立足现实
主义 而 不 动 摇 ，在 中 西 结 合 的 探 索 中 追 求新
意。纵观卫平的作品 ，艺术视野 日 渐开阔 ，思
想力 度不断强化 。作品 中 处处透射出真情感人
的光 束 ，没有一丝矫柔 、虚幻 的痕迹 ，这是其
坚实 生 活积 累 的 写 照 。

卫平 现 已 出 版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《大 顺 花
魂》、短篇小说集 《魔幻巷道》、散文集 《黄
土风情录》（与 王世雄合著）。作品先后受到
众多 作家 、评论家如杜鹏程 、陈建功 、路遥 、
李星 等 人 的好评 ，并 多次在省 、部 、国家级报
刊获奖 。

如今 ，这位 《铜川 日 报 》的 副主编 ，在忙
忙碌碌 的编 务工作之余 ，仍 “眷恋着那一座座
蕴藏着 创世纪的能与源的矿 山”；仍没有丢掉
昔日 间 矿工 的 本 色 。黄土高原的 风风雨雨 ，已
给这位步入不惑之年 的 江南才子脸上 ，淡淡涂
染上 几株沧 桑 ，几分疲惫 ；而卫平那潇洒的 书
生意气连 同 浓重的 南 国 口 音 ，并没有被完全异
化，只 是增添了 秦人的大度与 豪气 ，此刻 ，他
又一次久久凝视着那座属于 自 己终生热恋 的矿
山：也 许，“一种 萌动又产生了 ，一种激情又
奔涌 了，”他又要拿起笔 ，这是卫平最初也是
贯彻 始终的创作原动力 。

发妻
（ 小小说 ） 黄卫 平

雄终于 因 为受贿 ，被抓起来 了 。
敏有 点庆 幸 。她和雄半年 前离 了 婚 。雄开始收

人家 礼物的时候 ，敏就劝说过他 。吃人家嘴软 ，拿
人家手短 ，现在这社会 ，什么 都是等 价交换 的 ，你
欠了 人家情 ，你就得加倍偿还 。雄不听 ，后来 他阔
了，口 袋里钱一沓一沓 的 ，又吃 又喝 上歌厅 ，还玩
上了 女人 。那个拉他 下水 的女人长得不怎么样 ，平
心而论还不如敏 。雄说她 会 刺激 。敏的 苦 口 婆心换
来的 是一顿拳脚 ，他又挂上 了 更水 的女 人 。他对敏
夸口 说 他要玩个姑娘 ，找找 以 前 错 失 了 的 感 觉 。敏
忍无 可 忍 。凭一 个女 人 的 感觉 ，她 知 道那 “姑娘 ”
早已 不是姑娘 了 ，雄会 忍受一个打翻 了 醋坛子 的女
人的 忠告与 劝说吗 ？

只有离婚 。
雄被 抓 起 来 后 检 察 院 来 人 找 她 取 证 。敏 很 率

直，把知道 的都说 了 。来人也 是个女 人 ，是个 笑咪
咪眼 。她表扬了敏 的 合作 ，要她 多 回 忆 回 忆 ，把知
道的 内 情都倒 出 来 ，不要隐瞒 。敏 说 那 当 然 ，知道
的她都 已说了 ，离婚后 的事她又 不 知道 。笑咪 咪眼
说那不一定 。好好想 想 。临走还讲 了 讲政策 。

笑咪 咪眼一连来 了 几 次 。敏 忽然觉着 受贿 者是
自己 而不是雄 ，人家是来调查她的 事 了 。她上街 ，

去调度室
上班 ，总
觉得有 人
在她背 后
嘀嘀 咕
咕，好像
说她就是敏 ，全 市最大受贿案 犯雄的 老婆 。后来传来
的话 更 绝 ，说那女人 离婚是假 的 ，是为 了……敏不愿
重复 那样的话 ，那是对 自 己 的亵渎 。最令她不能忍受
的是笑眯眯眼仍 不断 来找她 ，话越说 越没谱 ，有一次
还提醒她 X月 X日 雄去 了 她那 里 。雄来 干什么 ，是否
亲热了 ？真莫 名 其妙 ，前任丈 夫不能 去看 看 前妻走了
的孩 子 ？笑 眯 眯 眼 还 说 ，你 们 干 什 么 了 ，我 们 不 干
涉，但是有关雄案子 的事 ，你得说清楚 。

敏气愤 了 。因 为她 曾 是雄 的 妻子 ，她这一辈子 就
永远 和 雄 脱 不 清 干 系 么 ？笑 眯 眯 说 ，也 许 是 ，发 妻
麻。你离了 婚也永远 是他的 发妻 ，这一事实永远不可
能抹去 。何况你 们还有 儿 子 。

敏不再言语 。半晌 才说 ，好吧 ，既然 你们这样认
为，我无话可说 ，但我想见见雄 。

敏见雄时是有 人在场的 。这是条件 。敏无所谓 。
雄在她那 里没有何秘密 。她 见雄是想让雄来证明他和

她没有干 系 。
雄没有 想到敏会来看他 。事发后就没有一个哥

们姐们来看过他 。在看守下的相见很难堪 ，但这不
影响 他 情 绪 的 流 露 。雄 说 ：敏 ，我 真 的 对 不起你
… …敏道 ，我还 不 了 解你 ：你玩我还不够还要装 出
副可怜相 ？我早劝你晚劝你得到什么 ？出 了事还要
我背 黑 锅 ，为什么？就为我是你的发妻 。我恨死你
了雄，……我怎么瞎 了眼认识你 ！

雄垂下 了 头 ，忽
然号淘 大哭 ：敏 ，我
真的 对不起你 ，那对
不上帐 的二十 万 ，我
放在那小娼 妇那儿 ，
本想 那是我 后半生的
希望 ，却让你受 累 了

山里人的背篓
（ 散 文 ） 胡新 朝

从我记事的 儿时起就开始背 背篼 。背篼是
我们 山 里人形影不离的伴侣 。男 女老幼 人人 皆
有，离开 了 背篼是无 法 生 活的 。

背着 背篼 ，身 体总是向 前弯着 九 十 度 的弧
形状 ，头深 深地埋在胸前 ，肩 膀 上 两 条棕编 的
带子 紧 紧 地勒进 肩膀的 凹 陷 处 。手拄一根拐杖
的木 棍子 ，分担着 背 上的 重物 ，一步一步 向 前
爬行 。

每年 秋收季节 ，我们把 山 里 的 粮食 蚕 茧等
各种 各样农副产品 ，三 人 一伙 五人 一路 ，沿 着
似路非路 的 小道背 出 山 ，到 了 场上 卖 了 ，然 后
在河边 的 柳树下或哪个荫凉处 ，将 背篼 倒放在
地下骑着 ，几个人 围 成一 圈打扑克 。

外地人都说 四 川 人个子矮鬼心眼 多 ，其实
不是 心 眼 多 才 矮 ，而 是 从 小 背 东 西 压 得长 不
高。当 从娘肚
子呱呱落地 ，
不是 抱 在 怀
里，而是母亲
用一条长 布裹
在背 上 。以 后
能走路 了 ，跟在大人屁股 后面 ，不是扯一把猪
草，就是捡一 背 柴禾 ，开 始从背小 背篼起直 到
背大 背篼 。常年负重爬 山 ，个子没长 高 ，可练
就了 一副健壮的 身 板 。胖子胖得 匀 称结 实 ，胖
腰粗腿短脚板 。瘦 人瘦得精悍 灵 活 ，浑 身 的腱
子肉 一疙瘩 一疙瘩 。不论 冬夏 ，捧一把凉 水喝
了不拉肚子 ，下雪天穿一条单裤 不感 冒 。一顿
饭吃一斤粮食 胃 不涨 ，饿了 一天不吃 胃 不疼 。
妇女 背 百 十斤上 山 气不喘 ，六 七十岁 的 老 人背
粪掰苞谷是常事 。有时 ，我们看到城里 的 姑娘
长得亭亭 玉 立 ，花枝招 展 ，便偷偷地看 ，且看
得极仔细 ，末了 说一句：“好 看的 身子 干 不 出

活。”谁家 要养这么个女子 ，怕得一屋子 人服
侍。

类似 背 篼 的 还 有 一 种 用 两 根 弯 形 的 硬 杂
木扎 成 的 架 子 ，叫 背 架 。装 不 下 的 大 形 物
体，如 石 头 、汽 油 筒 、大 立 柜 、大 沙 发 、压
面机 、柴 油 机 、发 电 机 甚 至 棺 木 板 ，凡 是 需
要进 山 出 山 上 坡 下 坡搬 运 的 都 可 以 背 。代 销
店常 年 供 应 人 们 的 食 盐 、化 肥 以 及 各 种 各样
大大 小 小 的 生 活 用 品 ，加 起 来 不 知 道 几 千 万
吨，而 这 几 千 万 吨 的 重 量 ，全 是 靠 一 背 一 背
一趟 一 趟 背 上 山 。背 篼 为 我 们 山 里 人 背 来 了
一切 。没 有 路 ，十 万 火 急 天 大 的 事 也 只 有 靠
最原 始 的 方 法 传 递 。信 息 不 灵 交 通 不 便 ，不
知延 误 了 多 少 事 。没 有 路 ，漫 山 的 柿 子 樱桃
运不 出 去 ，眼 看 着 一 片 一 片 烂 在 地 里 。遇 到

难产 ，看
着产 妇 杀
猪般 地 嚎
叫，殷 红
的血 一 滴
一滴 往 外

流。等 一 步 步 抬 下 山 时 ，早 已 时 过 三 秋 。一
家老 小 抱 成 一 团 ，哭 得 死 去 活 来 ，两 条 生 命
就在这 艰难 的 路 上夭折 。

山里 人 盼 望 公 路 ，从 爷 爷 的 爷 爷 ，人 们
就在 盼 路 想 路 ，盼 一 条 宽 大 的 路 ，源 源 不 断
地把 山 外 的 世 界 拉 进 来 ，把 山 里 的 世 界拉 出
去。当 看 到 翱 翔 的 飞 机 在 空 中 飞 翔 时 ，当 看
到火 车 飞 驰 在 大 江 南 北 的 原 野 上 ，当 登 上 电
梯直 上 直 下 时 ，就 想 起 我 们 家 乡 那 重 重 叠 叠
的大 山 ，想 起 那 躬 着 的 身 子 背 着 沉 重 的 背 篼
蹒跚 在 那 弯 弯 曲 曲 的 小 道 上 。什 么 时 候 山 里
人不再 背 背 篼 ！

一
叶
知
春

文
/
薛
海
春

久
居
林
区，
初
迁
省
城
，
住
在
点
式
楼
密
不
透
风
的
房
子
里
，

不
由
得
经
常
站
在
窗
内，
临
窗
而
望
，
忽
然
，
有
指
甲
盖
大
小
的
一

片
绿
叶
在
窗
前
微
微
晃
动，
惊
得
一

家
人
聚
拢
瞧
观。

看
那
叶
片

呈
椭
圆
状
披
针
形，
细
小
娇
嫩，
略
带
红
晕，
刚
刚
由
芽
苞
绽
开，

微
微
向
上
卷
翘，
黄
黄
地
如
破
壳
而
出
的
雏
鸡，
怯
怯
地
如
羞
羞

答
答
的
姑
娘，
妻
子
说
它
象
是
尊
贵
的
椿
叶，
女
儿
说
它
是
妖
艳

的
桃
叶
，
我
说
它
是
平
凡
而
知
春
的
绿
叶。

其
实，
这
片
绿
叶
是
核
桃
树
的
一

片
小
叶。

就
在
我
住
的
楼

下，
有
个
小
小
的
独
院，
院
内
栽
植
一

棵
老
碗
口
粗
状
的
核
桃
树，

树
干
挺
拔，
枝
条
舒
展，
顶
部
腾
空
的
一

个
枝
条
伸
到
了
三
楼
我

家
的
窗
前，
微
风
习
习，
它
袅
娜
地
跳
着
美
妙
的
歌
舞，
细
雨
蒙

蒙，
它
欢
笑
地
落
下
晶
莹
的
泪
珠，
偶
有
鸟
儿
飞
来，
跳
在
枝
头，

欢
快
的
嬉
戏，
宛
转
地
争
鸣，
显
示
了
一

种
勃
勃
的
生
机。

虽
不

象
林
区
那
样，
奇
峰
峻
岭，
满
目
碧
黛，
流
泉
飞
瀑，
沁
人
心
脾，
却

也
感
到
今
日
都
市
楼
房
的
窗
前，
能
有
一

枝
绿
叶
伴
你，
给
我
这

个
不
黯
世
故
的
旅
人
带
来
无
穷
的
乐
趣。

清
晨，
柔
和
的
阳
光
透
过
叶
片，
照
射
在
我
家
宝
石
蓝
的
玻

璃
窗
上，
色
彩
缤
纷
，
灿
烂
明
媚
，
我
轻
轻
地
推
开
窗
纱
，
一

股
湿

漉
漉
的
空
气
涌
进
窗
来，
满
屋
子
的
清
香，
满
屋
子
的
新
鲜，
我
沉

浸
在
纯
洁
而
静
静
的
氛
围
里
，
自
然
而
然
地
把
烦
琐
的
心
事
慢
慢

地
放
下
，
浑
身
绷
紧
的
神
经
完
全
地
松
弛
了，
不
知
不
觉
有
一

种

淡
淡
的
喜
悦
无
以
言
说，
无
忧
无
虑，
有
一

种
莫
名
的
感
动
充
盈

心
怀。

想
那
繁
华
的
都
市
，
宁
静
的
小
院
，
泛
绿
的
小
草，
抽
芽
的

嫩
枝，
似
乎
是
一

本
清
新
的
乐
谱，
弹
奏
出
美
妙
动
人
的
乐
曲
，
似
乎

是
一

本
春
满
乾
坤
的
画
册，
镶
满
了
多
姿
多
彩
的
图
片，
我
仿
佛
听
见

小
叶
伸
展
嫩
芽
的
柔
声，
我
仿
佛
听
见
小
叶
欢
快
喜
笑
的
童
音。

午
后，
下
班
回
家，
小
叶
象
女
儿
迎
我
一

般
，
酥
酥
小
手，
吟

吟
笑
口
，
摇
摇
欲
坠，
飘
飘
欲
仙，
一

下
子
扑
到
了
窗
前，
我
忘
掉

了
疲
劳，
忘
掉
了
烦
恼

忘心
掉
了
尘
世
上
错
综
复
杂
的
难
以
处
理

的
种
种
矛
盾
，忘
掉
了
人
世
间
纵
横
交
错
的
穷
以
应
付
的
种
种
关

系，
好
似
静
静
的
血
液
在
悄
悄
涌
动，
封
闭
的
心
绪
默
默
地
漾

开。

小
叶
又
象
女
儿
故
意
逗
我
捉
迷
藏
一

般，
一

会
儿
向
左
，
一

会
儿
向
右，
一

会
儿
笑
靥
似
花，
一

会
儿
要
怪
陶
气。

倏
忽，
小
叶

又
纹
丝
不
动
，
亭
亭
玉
立，
象
是
长
高
了
，
长
大
了
，
碧
绿
诱
人，
怡

人
滴
翠
。

无
意
间
触
动
了
我
那
走
过
的
忧
伤
和
逝
去
的
韶
华，
回

眸
小
叶，
我
才
发
现
它
那
高
昂
的
气
质，
对
于
生
活
坚
贞
不
渝，
对

于
生
命
有
一

种
无
比
顽
强
的
追
求，
充
满
了
真
诚
的
渴
望，
充
满

了
崇
高
的
理
想。

傍
晚，
华
灯
初
上，
全
家
人
围
坐
在
一

起，
听
着
音
乐，
看
着

电
视，
可
我
心
中
老
是
牵
挂
着
那
片
融
进
生
命
的
绿
叶。

在
灯
光

的
映
衬
下
小
叶
似
乎
成
熟
了
，
老
练
了
o
沉
着
冷
静，
不
亢
不
卑，

既
象
是
追
寻
着
一

段
往
事，
又
象
是
描
绘
憧
憬
未
来。

花
前
灯

下，
楼
内
窗
外，
浓
浓
花
香，
洒
人
满
身

望
着
青
年
男
女
牵
手
而

行，
听
着
女
孩
银
铃
般
的
笑
声，
小
叶
自
我
陶
醉，
平
凡
而
知
春，

仿
佛
一

遍
一

遍
地
吟
唱，
一

遍
一

遍
地
祝
福。

这
时，
一

群
孩
子
放
学
归
来，
“
春
天
在
那
里
？
春
天
在
那

里
？
春
天
在
绿
色
的
森
林
里
…
…
”
稚
嫩
的
歌
声
启
开
了
我
的

心
扉
，
清
代
进
士
叶
燮《
迎
春
》的
诗
句
从
脑
际
闪
现
出
来
，“
不
须
迎

向
东
郊
去
，
春
在
千
门
万
户
中”
。

是
啊
！
自
然
界
的
春
色
固
然
迷

人
，
我
们
所
处
的
时
代
春
色
一

定
会
更
加
迷
人。

小　传
文/王 铁 毛

我是 喝 煤 海 惊 涛 长 大
矿工 的 后 生
因此 ，我 的 脉 管 里
燃烧 着 熊 熊 之 火
回荡 着 青 春之歌 ！

我曾 被——
春雷 俘 虏 过

硝烟 灌 醉 过
大山 压 迫 过

生活 拒 绝过

死神 亲 吻 过

一个 中 华 赤 子

一名 伤 残 者 …

我在苦苦地捕捞那首失落的歌
我在孜孜地寻 觅那双折断 的翼
我让生命点燃那把冷却的 火
我用 轮椅的车轮碾碎坎坷……

燕　子
文/李强华

你带 来 吉 祥 的 象 征，
你带 来 美 满 的 憧 憬 。
张开 那 把锐 利 的 剪 刀 呀 ，
剪去 了 寒 风 漫 长 的 尾 巴 ，
剪去 了 动 乱 留 下 的 残 影 …
剪啊 剪 ！说你 无 情 却 有 情

新巢 就 筑 在 大 门 口 吧 ：

燕子 ，我 们 都 欢 迎你 。

窗口
文/安武林一、坐车

搭上车 的 人 ，长长舒了 一 口 气 ；
没有搭上车的人 ，重重跺 了 一下脚 。

人生如 搭车 ，总有一些人庆幸 ，
总有一 些 人沮丧 。隔着 薄薄 的一张
铁皮 ，便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人生 。

还有一种 中 间 状态 的 人 ，他们
的可塑性极强 。他们拚命往里挤 ，
一边 挤 ，一边嚷嚷 ：往上挤挤 ，往
里走走 。

他一方面努 力 ，另 一方面又在
争取别 人 的 同 情 。在双重作用 下 ，
他终于挤进了车里 。

然后 ，他以坐车人自 居 ，并不无
恼怒地对他身后的人说 ：下去吧 ，等
下一 辆 。别挤别挤 ，干什么呀 ！

二、看戏
——看戏去 ！
警觉 灵 敏 的 意 识 告 诉 你 ，此

时，你可 以松懈一下肌 肉 和神经 ，
感情和思想 。一个子虚乌 有的故事
给你许诺 ，你付 出 的 纸 币 与你所获

的欢乐均 等 。
你也许早已戒备森严 ，怀着不屑

的抵制心情面对那些生离死别 ，悲欢
离合 ，阴晴圆缺的虚妄场面 。

灯光一暗 ，你的肌肉一绷 ；灯光
一亮 ，你的眉头一扬 。你的泪水和欢
悦做了一次艰苦的旅行 。

大幕 落 上 ，你 并 不 急 于 离
开。

你嚷 嚷 ：怎 么 可 以 这 样 呢 ，
他不应 该死 。

是的 ，我 们 身 边 有 很 多 不 应 该
离开 人 世 的 人 英 年 早 逝 ，我 们 不 惊
诧；一 个 根 本 不 曾 存 在 的 人 ，却 把
我们 搞 得 悲 痛 不 已 。这 就 是 戏 剧
的效果 。

艺术 唤 醒 了 人 的 良 知 ，现 实 又
埋没 了 人 的 良 心 。现 实 是 人 人 都
漠然 以 对 的 一场 戏 。

三、幸福

其实 ，很 少 有 人 能 够 分 享 你 的
幸福 。

俗话 说 ，马善被 人骑 ，人善被人
欺，幸 福 的 人 儿 ，又 最 容 易 遭 人
嫉。

感觉 不 幸 的 人 多 了 ，幸福就成
了被人嫉妒 的 对象 。

世俗 的 幸 福 ，最容 易找到权 衡
的标准 。所 以 ，在 幸福 的跳高标尺
上，人 人都喜欢看 看 ，比 比 。因 为
人的 跳 跃 能 力 ，永 远 屈 居 在 自 身 的

欲望 之 下 ，所 以 ，人 极 少 和 自 己 比
较，而把 目 光转 向 他人 。

一位 身 居 要 职 ，权 势 赫 赫 的 朋
友感 叹 ：雪 中 送 炭知 己 少 ，锦上添花
闲人 多 。

一个 人升迁 ，晋级 ，发财 ，事
业有成 ，家庭和谐时 ，必须 得拥有
一个 相 应 冷 静 和 理 智 的 大 脑 。否
则，你很容 易 陷 入遭人嫉妒 的 漩涡
中心 。

危难之时 ，援救你的是那些可亲
可敬的人 ；同样 ，幸福之时 ，真心真意
分享你幸福和快乐的还是那些人 。

能否 分 享 你 的 幸 福 ，同 样 是 一
种判 断 朋 友 的 标准 。我相 信 ，一 个
不能 分 享 你快 乐 和 幸 福 的 人 ，他 没
有理 由 和 资 格做 你 的 朋 友 。因 为 ，
他希望你永远不 幸 。

四、窗 口
如果把需要 当 作我们唯一 的窗

口来开启 ，我们 看到 的就是一个让
我们恐怖不 已 的 世界 。因 为 ，需要
的阳 光很少光顾我们的 窗 口 ；我们
站在黑暗 中 ，又面对着黑暗 。


